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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肇中教授是 国际著名的华人科学家
,

诺 贝尔

物理学奖得主
。

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程中
,

他为华

人争得了应有的荣誉
。

尽管从未谋面
,

但丁教授在

媒体中的诸多场面还是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
,

是我

很敬重的人之一
。

2 0 01 年一个夏 日的中午
,

我照例在国家 自然科

学基金委员会办公楼的地下餐厅进餐
,

无意中瞥见

对面桌上与陈佳洱主任一起吃饭的人很像丁肇中教

授
,

经打听得到确认
。

能这么近距离地看到 自己尊敬的人
,

我颇感荣

幸
,

自然就多投了 目光过去
。

平 日我一直是个吃饭

较为专注的人
,

很少目光巡游
。

注意之下
,

突然觉得

餐厅是如此的拥挤
,

为以这样的条件招待 自己尊敬

的科学家而窘迫
。

然而仔细一想
,

长期以来 自然科

学基金委的领导和受人们尊敬的客人都是和大家一

起
,

在这个拥挤的地下餐厅吃着 自助餐
, “

官
” “

民
”

不

分
、

平等相处
。

这样想着
,

就有些感动起来
。

这种感

动一直留在自己的脑海中
,

视为基金文化的一部分
。

自然科学基金委是 19 8 6 年正式成立的
,

先后租

用过中央音乐学院和位于花园北路的解放军防化研

究所两处地方办公
。

我于 2 0 0 0 年 4 月到地球科学

部兼聘工作时
,

就是在花园北路靠西的那个小楼上

班
。

那个初夏
,

位于 5 层的大气科学处小小的办公

室真是酷热难 当
。

工作不熟悉
,

加上是年 4
、

5 月份

北方连续的强沙尘暴事件要有科学上的及时响应措

施等
,

工作繁忙
,

需要加班
,

我连续 3 次中暑
。

我的博士后导师前后担任过 4 届大气学科评审

组的专家
,

是一位对人对己要求甚严
、

平 日赞誉之词

较少的科学家
,

然而每次谈及 自然科学基金委
、

基金

项目和基金委的工作人员
,

都会明确表达 出少有的

肯定态度
,

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
。

很大程度上 因

为此印象
,

加上机缘巧合
,

我才选择到 自然科学基金

委工作
。

不曾想这里的办公条件还不如我十几年前

在兰州工作时的条件好
,

更难以想像我的前辈林 海

老师和陆则慰老师那许多让大气科学界称道的事是

在这 么个办公室里干出的
,

心里不免有些为他 们
、

为

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人抱屈
。

说也奇怪
,

1 次
、

2 次中暑后抱屈之心反倒少 r

个中原因
,

是我发现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人一门心思

都扑在干不完的工作上
,

对工作条件等其他事情也

就不那 么苛求了
。

因此对他们多 了一些理解和尊

敬
。

等到 自己第 3 次中暑后
,

便对 自然科学基金委

的人尊敬之心更盛而抱屈之心渐无
。

到现在
,

见到那些
“

老基金
” ,

我都 会格外尊敬
。

原因很简单
:

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
,

他 们竟然能为科

学基金赢得那么好的声誉
。

重珠轻犊
,

引为这里 的

精神来勉励 自己
。

大抵是 2 0 0 0 年 7 月下旬的第一夭
,

我们终 f 搬

进
一

r 自然科学基金委自己的评审业务楼
。

新楼有空调
,

室 内桌椅明亮
,

餐厅整洁
,

饭菜可

口
。

考虑到在退休之前
,

自己生命中最长的一段时

间要在这新的办公室度过
,

我很是兴奋
。

兴奋期里
,

也遇到一些麻烦
。

首先
,

难以给那些

要来自然科学基金委新址的专家清晰地描述出我们

的位置
。

说
“

双清路
” ,

大部分司机师傅不清楚
,

只好

就说
“

前八家
” ,

说林业大学西墙边
,

说有高压线
、

大

铁塔的院子等
。

说者极尽其详
,

听者一头雾水
,

几乎

没有哪个专家能一次找对
。

就是到现在
,

我还是没

找到能最直截了当说清楚基金委地址 的描述方式
。

好在随着时 日见长和市政建设
,

双清路逐渐 为较多

人所知
。

其次
,

就是对自然科学基金委大楼的评价问题
。

就我的接触
,

国内专家大多表现 出与其想像有较大

差距的态度
。

反倒是许 多国外专家的看法刚好相

反
,

评价不错
。

我一直觉得对国外的建筑
,

国内意 见

本文于 2 0 0 5 年 11 月 9 日收到

DOI : 10. 16262 /j . cnki . 1000 -8217. 2006. 01. 027



第 期 罗云峰
: “

寒门
”

多贤士

大抵还是有共识的
。

一次专 门问一个来访 的挪 威

4 0岁上下的大气科学家的看法
,

言道
:

自然科学基

金委位置远离市中心
,

办公楼小巧而不起眼
,

再饰以

红墙
,

折射出这个部门在中国各部门中比较科学
、

民

主 开放的形象
。

茅塞顿开 ! 庆幸的是
,

在国内个别

专家处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
,

即进入 自然科学基金

委后
,

觉得心情不紧张
,

大楼本身显得很休闲
,

不像

有些部门
,

高大
、

方正的办公大楼总给人以威严
、

肃

穆感和心里上的压力
。

就此
,

我有时会猜想
,

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位置连

同其朴实亲和的外在形象
,

也许是整个基 金管理理

念的一个具体反映
。

如果是这样
,

这种管理理念一

定会通过其他各种具体的管理举措深入到每个工作

人员的观念中
,

逐渐成为自然科学基金委人的内在

精神的一部分
。

到底是什么
,

我还说不太清楚
,

需要

加以时 日认真体会
。

但即便不是这样
,

自然科学基

金委朴实无华的外在形象可能也会对生活在其中的

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
。

有人说
, “

基金委员会
”

的主要工作就是
“

基金
”

+ “
一

会议
” 。

的确
,

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会议很多
,

与立

项有关的
,

就有面上
、

重点
、

重大
、

科学计划
、

重大国

际合作
、

杰出青年 (海外青年 )等各种项 目评审会 ;与

项 目管理有关的
,

就有重点项 目年度交流会议
、

杰 出

青年
一

年度交流会议等
、

重点项 目中期检查和结题验

收会议
、

重大项目年度会议和结题会议等 ;与 日常工

作有关的
,

包括全委和科学部工作会议等
。

而与学

科发展有关的各种学术交流会议
、

战略研讨会议则

更多
,

再加上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等等
,

一年算下

来
,

光开会所用的时间就不少
。

这些会议对我们来讲无疑都很重要
。

而据说
,

在大部分科学家眼里
,

自然科学基金委诸多会议中
,

最重要的可能还是项 目评审会
。

2 0 0 0 年第一次参加地球 科学部面上项 目评 审

会时 是我正式调入 自然科学基金委后的不几天
。

紧跟师傅
,

练好把式
,

不愁吃喝
。

因此
,

在会上特别

注意学习我的前任陆则慰老师的一言一行
,

看看该

如何组织
、

如何开会
、

如何讲话等
。

而让我 吃惊的

是
,

除开始认真介绍了当年申请
、

评议情况和相关精

神外
,

整个会议期 间
, “

老师傅
”

说话很少
,

基本都是

记录专家们对每个项 目的讨论意见
,

再就是对 一些

专家不明确的客观情况做简短说明
。

在由专家担任

的评审组长的组织下
,

会议认真
、

民主
、

有序
,

专家们

畅所欲言
。

以价值评议为核心的几天讨论后
,

最终

投票遴选出是年的资助项 目
。

通过观测我发现
,

学科工作人员在评审会上基

本是后台就坐
、

认真服务
,

不以任何方式干扰专家的

评审
。

几个月来学习的关于基金项 目
“

依靠专家
、

发

扬民主
、

择优支持
、

公正合理
”

的 16 字评审原则
,

逐

渐在脑海中变得具体
、

明了起来
。

我以为这是基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
,

是需要

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深入体会
、

反当
、

理解
,

并付诸于

今后工作实践的重要部分
。

有人说
,

对于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人员
,

在不

知道具体职务的情况下
,

称呼
“

主任
”

肯定没错
。

想

想
,

觉得也对 ;再仔细想想
,

似乎又不大对
,

至少在 自

然科学基金委内部是不对的
。

在我 的印象中
,

委里

同志间似乎以
“

老师
”

相称的更多
,

更普遍
,

也更为通

用
。

按理讲
,

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定位本质上是管理

机构
,

而非学术机构
,

但单从称呼看
,

似乎又少了一

些管理机构的味道
,

而更像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
。

这种称呼
,

也许就是一个习惯
,

什么也不说明 ;

也许说 明这个部 门学术性的确还是很强 ;也许说 明

这个部门的人
,

在骨子里是重
“

师
”

尊
“

贤
”

的
。

更可

能的解释也许是
,

在自然科学基金委人的心 目中
,

自

己周围的人更像是老师
,

是贤人
,

而不像是官员的缘

故
。

虽说
“

贤人
”

可以是
“

官员
” , “

官员
”

也可以是
“

贤

人
” ,

但两者之间毕竟还是有所不同
。

的确
,

在我看来
,

这是个贤人聚集的地方
。

这里

的人从事管理
,

尊崇学术
,

服务学术
。

他们是
“

官
”

而

不像
“

官
” ,

是
“

师
”

又不为师
。

俗语讲
,

寒门多贤士
。

对一个 国家管理机构而

言
,

即使条件艰苦一些
, “

寒门
”

之喻也是不大妥当

的
。

但一个单位犹如一个家
,

在 自然科学基金委这

个特点体现得尤为鲜明
,

每个人都把她看作是 自己

的家
。

既是家
,

不免就涉及地理之便
、

厅堂之皇
、

高

下寒微等外在表象和家风
、

家习
、

家道
、

家法等 内在

精神
。

的确
,

自然科学基金委这个家地理不便
、

厅堂不

皇
。

但正是在这个家里
,

其成员都相互关爱
,

相互尊

重
,

相互配合
,

形成 了
“

公正
、

奉献
、

团结
、

创新
”

的 良

好家风
。

通过每个人的辛勤工作和几代人的默默奉

献
,

科学基金才得以成为我国创新成果和优秀人才

的摇篮
,

有 口 皆碑的科技工作者之家
。

短短 20 年
,

科学基金事业成就斐然
,

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和

科技界的认可与赞同
。

这还远远不是自然科学基金委 目标的全部
。

新

一届党组己经明确提出
: “

发扬传统
,

求真务实
,

抓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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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遇
,

开拓进取
,

努力使科学基金成为国家创新体系

先进制度的实践者
,

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者
,

知识创

新的组织者
,

创新人才的培育者
,

技术创新和知识转

移的促进者
,

创新政策和决策咨询的参与者
,

创新环

境和创新文化的建设者
。 ”

科学基金必将为一个发展

中大国的复兴做出新的贡献
。

作为这个家中年轻的一 员
,

我 由衷地感到欣慰

与 自豪
,

牢记其光荣历史
、

发扬其优秀传统
、

传承其

人文精神
,

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
。

仅以此小文
,

献给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
,

庆

祝她成立 20 周年
。

谨祝科学基金事业更加兴旺发达
。

(上接 6 1 页 )

设计有缺陷
。

几乎和决定不资助的通知书一起
,

我

收到 r 一封来自上海的长信
。

发信人是一位素不相

识的参加会议评审的老专家
。

他告诉我
,

是他在会

评讨论中主张暂不资助的
。

这位专家在信中肯定了

课题 的意义
,

详细地说明他对不合理设计的看法
,

提

出了改进的方案
,

甚至给我介绍了有关的文献
。

申

请被否定了
,

心却是暖和的
。

我至今对那位未曾谋

面的专家充满了感激和敬意
。

也许不是所有的 申请

都能得到如此热心恳切的点评和帮助
,

但它确实发

生在我的基金 申请故 事中
。

我想这 也是 自己愿意
“

吃
”

基金委的缘故之一吧
。

目前
,

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外
,

国内资助科学

研究的基金不在少数
。

一些规模庞大
、

额度惊 人的

基金确实让人眼热心跳
。

但当听到台上答辩的 申请

人大篇幅地列举 国外的同类项 目
,

言之凿凿地表 明

自己的研究计划确属国际前沿课题
,

符合有关基金

的项 目指南时 ; 当遇到国内外的一些科学家慨叹如

今的研究是不得 已跟着基金
“

跑
”

时
,

我都会 自然而

然地联想到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
:

额度不算大
,

却鼓励

创新性的基础性研究 ; 声势不求高
,

而注重人才的发

现和培养
。

如青年基金
、

地区基金
、

国家杰出青年科

学基金
、

创新团队基金等都具有以 人为本和人才培

养的性质及意义
。

当然
,

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类型

的科学研究
,

基础研究
、

应用研究和前沿性课题都自

有其 自身的价值
。

但一个历 史规律有 目共睹
,

那就

是标志着科学进步的诺贝尔奖项从来都不是规划性

大课题的产物
,

而绝大多数国际前沿领域同样是经

过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默默积累后才开始 闪光的
。

这条规律恰好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性质和效用一

脉相承
。

据此我甚至可以推断
,

假如有一天
,

我们本

土的科学家能够凭借领先世界的学术成果站在诺 贝

尔奖的颁奖台上
,

这位科学家一定会在致词中感谢

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
。

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 2 0 周年之际
,

谨以此文表达我对 自然科学基金的感谢
。

我非常羡

慕那些从不同渠道获得各类大额资助的同 事们
,

却

同时也为自己能立足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而感到 自豪

和骄傲
。

为了自己的学术信念
,

也为国家 自然科学

基金的闪光和辉煌
,

我愿不懈努力
。


